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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上午，睡了个久违的自然醒。
隐隐约约中，窗外似有琴声传来，睁开眼，原来

已是天光大亮时分，邻家的孩子已开始练琴了。一
转脸，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蓦然想起，妻这天值班，
定是怕惊动我，一大早就悄悄出门了。

来到洗漱间，面盆旁果然有一张妻手写的留言
条，虽然内容“老生常谈”，照旧是一些生活细节之类
的叮咛，却让人感受到几许庸常中的暖意。

洗漱、用餐，一番常规动作之后，便开始读与写
的“二重奏”。“课间休息”时，我像往常一样，以做家
务来缓解脑力劳动的疲累。正在房间里收拾着，无
意中瞥见妻的一件羽绒服，挂在衣架上，似已久未穿
过。倏忽之间，我的脑海浮起几缕记忆的碎片，不久
前听妻说过，她在一次执行公务时，匆忙中新买的羽
绒服被钉子刮开一道细口子，羽绒都漏了出来。可
她来不及心疼，便又风风火火地投入到新一波奔忙
中。后来，有人建议她，可以将羽绒服拿到街头专门
缝补衣服的手艺人那里补一下。那些大婶技艺很是
精湛，能将“伤口”补得天衣无缝，几乎看不出痕迹。
可她整天来去匆匆，一直没时间修补羽绒服，只能让
它静待在衣架上。

想 到 妻 经 年 累 月 的 繁 忙 ，心 头 满 是 疼 惜 。
此 刻 ，一 个 念 头 冒 了 出 来 ：妻 那 么 忙 ，而 我 今 天
难 得 闲 暇 ，为 何 不 能 替 她 将 羽 绒 服 送 去 补 一 下
呢？想到这里，我当即行动起来，取下妻的羽绒
服，小心翼翼地用一只大塑料袋装好，骑上电动
车向市中心进发。

摸了一大通，终于在一家商场入口处旁边的角
落里，找到了缝补衣服的大婶。大婶生意很不错，有
好几个人在等着。大婶一边忙着缝补衣服，一边与
他们唠嗑，居然丝毫不影响手中的活，让我不由得想
到“卖油翁”的故事。

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大婶原本在一家服饰生
产企业上班，十多年前下岗了。刚下岗时，日子很是
难过，后在几位姐妹的开导下，她试着利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干起了缝补衣服的行当。尽管日日在街头
忙碌，少不了风吹日晒，却因手艺好、信誉高而备受
欢迎，收入竟也不比上班时少。想不到原先一筹莫
展的日子，会渐渐地红火起来，每每念及这些，大婶
的心头总会掠过几缕甘甜。

轮到我时，大婶仔细看了看羽绒服的“伤口”，自
信地说“有办法”，并且告诉我修补费需十五元。我

一听她“打了包票”，而且价格也不贵，立马就答应下
来。大婶把缝衣针在花白的头发上刮了几下，就开
始娴熟地缝补起来。

约莫一个钟头后，大婶便胜利完工了。我一看，
欣喜不已，不仅缝补得浑然天成，而且还绣上了一朵
惟妙惟肖的小花，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将羽绒服交给我时，大婶的家人正给她送来午
饭。打开保温盒，一股热气夹杂着饭菜的香味氤氲
开来，虽是家常便饭，却透溢着一种烟火气息，让人
心里很是踏实。

踏上归途，已过午饭时间，到家时已临近一点
钟，可想到帮妻完成了一件“久拖不决”的事，心中颇
为欣慰。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活中的缺
憾总是如影随形，贫穷、卑微、灾害、病痛、失败、孤
寂、失意、潦倒……命运的裂痕仿若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幸福的缺口似乎无事不涉、无人不遇。而我们
所能做的，是用坚韧、关爱、理解、宽容、耕耘，去缝补
那些缺憾。纵然不能天衣无缝，那缝补时的执着，也
足以温暖心扉、熨帖生命。

爱与希望，永远是最好的缝补剂……

缝补缝补缺憾缺憾
□ 孙成栋

以前我一直认可“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但现
在不这么想了。

我曾经有过一天之内打了 3 次 110 的经历。那
天凌晨 4 点多，因为疏忽，家里渗水了，眨眼的工夫，
楼下新来的邻居就气势汹汹地堵上门来找我要
钱。情急之下，我拨了110。

不到5分钟，两个中年警察就到了。
他们先是抚平楼下邻居们的怒火，接着动员大

家帮我收拾家里，最后劝走了一直堵在我家的邻
居，让我们到了白天再坐下来好好协商解决。

刚到 6 点，邻居们再次堵上门。这次来了 5 个
人，领头的男主人这次是一手账本、一手木棍。我
再次拨打了110。

那天，我前后一共打了 3 次 110，就为了渗水这
么点事。警察的处警效率很高，而且每次都很公正
和耐心。待事情顺利解决后，我和家里人感慨了好
几回，现在的警察办事效率好高啊，一个电话就到，
比家里人还贴心。

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接到报警电话，值班的
民警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处理的事情也
是五花八门，打架纠纷、邻里纠纷、合同纠纷、损财
纠纷，等等。其实，真正不可调和化解的大案很少，
很多都是当事人就可以自行解决和化解的矛盾。

我想，很小的纠纷出现时，当事人选择报警，可
能更多的是出于恐吓对方或者找人给自己撑腰的
心理，其实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种鸡毛蒜皮的
事情，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解决了。但他们随手
一个电话，警力资源就要被调动一次。

警察这个岗位是一年 365 天，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人在岗的。全公安系统高强度的工作就为了
守护一方平安，但若是很小的事情是否可以先尝试
自己去解决呢？再仔细回想我的 3 次报警经历，也
都是可以避免的，和邻居和和气气地坐下来自己商
量便能解决好。

“有困难找警察”不是简单的口号，但一定要把
110 留给真正有困难的人。

把把 110110 留给真正有困难的人留给真正有困难的人
□ 丁晓莲

那 天 ，乡 下 老 家 的
表 弟 来 电 ，说 是 儿 子 国
庆 节 结 婚 ，让 我 们 回 去
吃喜酒。

电话中老表喜得忘
了关照，我也喜得忘了追
问，孩子婚礼在哪儿办？
表弟老家在乡下杨港村，
那里有几间老屋。年前，
他们又帮儿子在北宋庄
买了一套商品房。我想
北宋人地生疏，居家又在
楼上，恐怕不可能。还是
老家的大屋子大院子，做
事更宽敞方便。可再联
系后，得到的回答却是婚
礼 就 在 北 宋 小 镇 上 举
行。我想：怪了！那么多
亲友，坐哪里呢？

那天到达小镇，只见
老表家楼下的空地上，已
搭好一个宽敞的帐篷，里
面摆着十几张圆桌。帐
篷布是红色的，筋梁上挂
着一道道彩旗，旁边的电
视机、音响盒里唱着甜蜜
的爱情歌曲，一派喜庆气氛。表弟、表弟媳穿着
一新，抢着倒茶递果。我说，让你们忙啦？两口
子几乎一条声答：“不忙噢，一点不忙！酒席有专
门办家宴的，他们自带锅碗瓢勺、坐凳圆桌，包括
服务的小工，帐篷也是他们搭的。我们只按师傅
的菜单买菜，菜市场就在家门口，脚一跨就到了，
要什么有什么，比在老家村上方便，也比上饭店
省钱。楼上邻居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见面一个
个都客气得了不得……”

我点点头：是啊，乡村向小集镇靠拢，这看
来是个大趋势、大好事。

正说着，帐篷前一声喇叭响，汽车上走下一
趟老人妇女小孩。“哎唷，全是杨港老家的一些大
爷大妈老表小侄。”我跑上去与他们一一握手问
好。原来我还担心，在镇上做事，老家村子离十
几里，亲友怎么赴宴？哪知，乡下公路村村通，走
哪都方便。

次日下午，新娘进家，花车迎送，录像跟随，
唢呐高奏，鞭炮齐鸣。老两口发红包，小两口喝
甜茶。有追看新娘的大嫂，窃窃夸赞：“不丑，漂
亮哩！”，有争抢糖果的小孩，楼上楼下地欢呼
着、奔跑着……

天黑了，帐篷里灯火通明，亲友们济济一堂，
笑语欢声。晚宴开始，“台上”站着的高大粗壮的

“主持人”，让我不由得眼睛一亮：这不是我 20 年
前就熟识的邻乡刘队长吗！老刘一眼也看到了
我，连忙伸手走了过来。我惊赞：“老刘您真是个
人才啊，竟然也会这一手？”他憨笑着说：“乡下像
模像样的主持人难请，农民做喜事又需要，我便与
时俱进，来撑撑场子了，你可别见笑哦。”

嘿！莫看他大老粗一个，既不会说普通话，
又不会唱歌，就凭一口老土腔，几件小道具，把宴
会主持得真是有板有眼、热热闹闹，且高潮迭起，
不少还很具教育意义。譬如，小两口“忠诚宣誓”
的环节。他一个个问：“不论是升官还是一直为
民，是富有还是贫穷，你能忠爱不变吗？”“能！”

“声音大些！”“能！”。“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养这么
大，吃辛受苦，供你们上学，帮你们成家，你们能
不能永远孝敬你们的父母？”“能！”“声音大些！”

“能，能！”听了让人好生感动。表弟、表弟媳老
两口更是喜得合不拢嘴，两只眼睛笑成一条缝。

我不由感叹，这乡村婚礼真是办得有声有
色，热热闹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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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洪
武

一座城，川流不休息的
人，汇聚成烟火滚滚的日常
生 活 。 在 这 些 日 常 的 生 活
里，我感受着一座城的体温。

一 座 城 里 最 亲 切 的 体
温 ，或 许 隐 藏 在 那 些 普 通
的 街 巷 里 ，它 们 不 是 城 市
的 扉 页 ，却 是 城 市 里 最 贴
心的书写。

前不久，我少年时代的
小伙伴老武，从北方的一座
都市回来了。黄昏时，老武
刚下飞机，我就带着他驱车
直往城里一家蹄花儿馆，老
武一路嘟嚷，他要去那里吃
上两大碗炖蹄花儿。馋，真
是馋啊，在异乡的夜里，事业
有成的老武，梦里也在磨牙，
对 那 一 碗 炖 蹄 花 儿 很 是 想
念。小武 9 岁那年，随进城卖
货的爷爷到县城，在县城公路
大桥旁的小摊上，就在这家吃
上了一碗清炖猪蹄花儿，那时
小武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
吃的美食。

而今，开了 40 多年的蹄花儿馆，已不在大桥街
边开了，而是隐身在一条巷子里。这真是一个宽厚
心肠的城市，它让这座城里家喻户晓的蹄花儿馆，
在风雨岁月中依然袅袅飘香。不过店铺的主人，那
个被顾客亲切称为胖子妈的张大娘，已在七年前离
世了，继承店铺的是张大娘的三儿子，一个和大娘
一样长得慈眉善眼的中年大叔老何。

那天晚上，老何亲自上灶，为老武做了一大钵
酸菜蹄花儿汤，老武吃得满眼是泪。夜风清凉，我
们坐在巷子里追忆着当年张大娘的清炖蹄花儿味
道，它还在我们的唇边弥漫着。

这些街头铺子里，食物发出的殷殷召唤，或许
也是一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比如街边铺子的王
嫂面馆，清晨时分那一碗热腾腾的面，就能唤起我
对一座城的亲昵之情。

我第一次到王嫂面馆吃面那年，还是 20 多岁
的小伙子，那年王嫂也不过 30 岁出头。王嫂来自离
城 50 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儿子在城里上小学，一
家人就靠这个面馆谋生。我常到王嫂面馆吃面，她
知道我喜欢吃青菜，总是多掐一把新鲜蔬菜放进滚
沸的面锅里，用一双长筷麻利地捞起来。

去年因疫情影响，居家很长一段时间。后来，
我去王嫂面馆吃面的那天早晨，刚进店门，她就同
我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兄弟，你来了啊！”一碗浮
着葱花的奶白骨头汤瞬间就端到了我面前，让我倍
感亲切。头天夜里，春雷声在凌晨 3 点就早早把我
叫醒了，窗外春雨哗哗哗响成一片，荡涤清洗着城
市的空气，我再也无法入睡，急切等待着去王嫂面
馆吃上一碗喷香的牛肉面。

在一座城里，有卖袜子、内裤、螺丝帽、灯泡、铁
钉、锅铲、肥皂、卤肉的这些街边小摊，还有修表匠、
锁匠、磨刀匠、擦鞋人，他们朴实而辛劳地谋生，方
便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一座城市日常的“清明上河
图”，呈现出一座城市气象万千的景象，氤氲成一座
城的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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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晓

和同事去山里办事，正赶上阴雨天，一进山，便
感觉到我们仿佛误入了烟云萦绕的仙境，真是不知
此身在何处了。抬头望，山上新绿层次分明、堆叠
涌动，低头听，溪水潺潺、淙淙有声。不远处，农舍
清新如洗，村边花木扶疏。我们站在两山之间，也
站在村野之中，越阡陌，走村道，步子轻快而跳跃
着，有着百般的惬意。

中午，留在山里人家吃饭。山里人家向来好
客，自家的腊肉咸鱼、山珍时蔬，准备了满满的一桌
子，让我们一行人有些受宠若惊。在这一桌子菜
中，我最喜欢的却是那一碗蒸豆豉，先舀了一勺子
放在饭碗里，将一颗一颗的豆子搛进嘴里，慢慢地
抿着，用舌尖挑动着那粒豆豉，感觉着一粒豆豉对
味蕾的刺激，感觉着它的软烂微咸，浓郁酱香，真
好，它依然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吃完那一勺豆豉，
感觉并不过瘾，忍不住又舀了两勺豆豉放在碗里，
终究是经不住美味的诱惑，也顾不上自己的吃相
了。想想，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吃过蒸豆豉了，此
时，又怎么能抗拒那碗酱香四溢的蒸豆豉呢。

记得以前，我家每年都要腌上一大坛子豆豉
的。豆子是自家地里种的，忙完秋收，农家闲了，收
回来的黄豆也晒干了，此时也是自制豆豉的好时
候。黄豆洗净，用水浸泡，要泡软泡发才好。泡好
的黄豆，用清水洗干净，放在大锅里煮熟煮透。煮
好的黄豆，摊开晾凉。取一个大簸箕来，上面均匀
地铺上一层去掉脚叶的干净稻草，将晾凉的熟黄豆
在稻草上铺成薄薄的一层，然后盖上干净的床单或
是衣物，将簸箕放在温暖干爽的地方，任黄豆发酵。

黄豆的发酵，要不了多久时间。那时候，喜欢
偷偷地去看黄豆长出的长长的毛，总觉得这是件很
神奇的事情。可是腌豆豉，在乡亲们看来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如果黄豆上的毛长得不够均匀，还要将
黄豆略翻一下，或是匀开，让黄豆上的毛长得更匀
称些。长好毛的黄豆，就是发酵好了，此时将黄豆
上的毛和黑斑用清水洗净，然后装进准备好的坛子
里，略加盐和黄酒，加入凉开水，开始腌制。豆豉的
腌制也需要一段时间。母和母亲都曾腌制过豆豉，
可我总记不清这一过程所需的具体时间，大概那时
候我的心思也不在这儿吧。只是记得在秋天时看
见家里开始腌豆豉了，又在某一天晚餐的饭桌上，

就看见那一碗香喷喷的蒸豆豉了。
我家的豆豉，都是放在饭锅里蒸熟的。一个蓝

边的大海碗，满满一碗豆豉，放在饭锅里的木质井
字架上，蒸着，豆豉和饭一起熟了。饭锅里蒸了豆
豉，在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酱香豉香四溢，即使不去
厨房里，我也知道今天家里蒸了豆豉了。蒸好的豆
豉，舀上一小勺辣椒酱放在上面，加少许猪油，撒上
一点切碎的葱白，甭提有多香了。彼时，餐桌上要
是有一碗豆豉，我总要多吃一些饭的。新蒸的豆豉
香味还不够浓郁，如果一碗豆豉没有吃完，放在锅
里多蒸上几次，酱香豉香会更加的浓郁，那种入口
即化的口感是难以描述的，这也是我从小就迷恋一
碗豆豉的原因所在吧。

后来，家里不再腌豆豉了，咸菜也很少腌了。
有一年，一位朋友回老家，回来时给我带了一小罐
腌豆豉。那一小罐腌豆豉，我用小碗，一次只舀几
勺放在碗里，放在饭锅里蒸。蒸好豆豉，我总要细
细地品尝，舍不得像以前那样敞开了吃，生怕吃完
就没有了。那是久违了的熟悉的一碗豉香。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生活的某些向往，就如
那一碗蒸豆豉溢出的酱香豉香。

豆豉香如故豆豉香如故
□ 章铜胜

林 黛 摄西乡油菜花


